办公室里的乔峰
踏雪寻梅
在我们的办公间里，常反复播放着粤曲和山歌。播放者乃我的同事，人称庆哥。其外观大抵如此：不算长，有点宽；平头、粗眉、黑脸；行如风，据说绕台城一圈只需半小时；笑如钟，声若咔咔咔咔。其网名曰乔峰。若将胡军所扮演的乔峰的身高缩短一点，腰身拉宽一点，脸庞往下摁摁，眼睛往里挤挤，俩人就酷似了。
 “怨句妹妹你太薄幸，禅院钟声，深宵独听，夜半有恨人已泪盈盈……”边听边唱，作陶醉状。他自曝粤曲乃他失恋时的心灵鸡汤。一个才奔四十岁的人，按理应是上承传统音乐，下随流行音乐之辈。奈何对传统音乐独沽一味呢？原来其母乃知青，是粤剧迷，以致他久居兰室，其人也香。
“嗨——什么水上打筋斗咧……”这歌是不是似曾相识？不就是刘三姐的山歌嘛。在中央智力扶贫的号召下，他舍娇妻弃小儿，只身前往广西玉林支教，半年往返一次。笑其为了红色资本难为了西窗蜡烛，他以无所谓应之。其普通话不甚标准，与广西同事叙旧之言，声声入耳；八月十五遥寄月饼贺中秋，分甘同味，不可谓不长情。那边更有人说家有小妹，欲往台山发展，请他代为谋职，可托付程度极高。自广西回来，荣升某小学主任。后转至另一小学任副校长，才半年又加盟教育报编辑部。问此举为何，仍曰无所谓。
其实是太有才兼且不逐名利，所以去哪儿都行。作为编辑部里的两名年轻主力，俩人共同进退，难免有形影不离之嫌。这我俩的名字中有一个字音近，别人叫的时候，常常分不清是叫他还是叫我一样，是在所难免的事情。
其好，确是非一般的好。我单身住在出租屋里，某天卧病在床，无法上班。他感觉不对劲，即来电问候。又一次，我遇雨没吃早餐就回了办公室。他回来后准备出去，知道我没吃早餐又折回，查找另一同事的电话号码，嘱我叫那位同事代劳。
他之好，超乎想象。我久居乡里，阅人不多，加上曾遭小人算计，如惊弓之鸟；二手烟我无法消受，他非烟民，又合我意。与这样的人朝夕共事，甚若喜从天降。

他人缘极佳，与他同出入，人见人喊，仿佛相识满天下。他的电话总是很忙。打进来的大概有三类：诉苦，求助，宴请。打出去的大概也有三类：一问工作顺利否，二请人饮茶吃饭，三替人销愁解困。这些对象的男女比例大概各占一半。他自称位居领导者之列时，亦最受女同胞欢迎。皆因满腹故事，善讲贴心话。女同志心情欠佳或疲累时，便传呼他。女同志天性好小食，他又投其所好，自然尽得女同志的欢心。可册封为大众蓝颜知己。
他对其他女性好，断不会招老婆嫉妒。其秘诀是注意透明度。如帮我找房子，他老婆、外父都动起来。请他上馆子的女性他老婆都认识。她们的丈夫还主动在家带孩子，让自己老婆和他去放松放松，不管多晚接驾也绝无怨言。这叫阳光交际。他在圈中被尊为大佬。但每次在外吃饭，都事先禀告老婆大人。
他把很多时间分给朋友，但周末必携妻带儿自驾车短线游，尤喜野趣、田园之乐。他老婆下嫁于他后小家庭蒸蒸日上，仅五年时间就超小康了。颇有“小资情调”的他要老婆学会花钱和享受生活。提及这点，他颇自得。会疼老婆的男人是应该自得的。
但他不会断章取义为“老婆”二字而战。我们开放“提高教学质量，路在何方”论坛，他的一个朋友的来稿发表后，我们接到一个质询电话，说文章中很多句段都与他在城市论坛发表的言论雷同，那些言论现身不久就遭屏蔽，没想到竟以这种形式再现。我们说不便透露作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他便在城市论坛上发泄不满，引起几位网友对教育报诸多质疑。庆哥在城市论坛上做和事佬。说作者看见那些话说得非常好就用上了，大家都是为教育说话，不要太计较了。此言一出，即遭言辞激烈的反驳，嘲讽这如同自己的老婆被偷，他还多谢别人够眼光。我按捺不住，准备披甲上阵。他表示不用理会，事情自然会淡。果然，这场风波很快就过去了。且俩人化敌为友，原创作者还邀请他那个朋友去参加婚礼。
  此乔峰有几分大侠之风？请各位看君议一议。 
